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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宋时期，将金朝境内中原百姓组成的抗金团体，以及靠近宋金边界自组义军

抗金的边民，称为“忠义人”。这些抗金团体与边民多居住在宋金边境，常为宋朝政令所不及，
其行为也常超出宋朝的法令之外，这些“忠义人”举兵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效忠朝廷，不如说
是为了保卫家园，避免战乱的侵扰。南宋朝廷虽嘉其忠义，但实际上对“忠义人”仍怀着戒慎
恐惧的猜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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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将金朝境内中原百姓组成的抗金

团体，以及靠近宋金边界自组义军抗金的边民，称

为“忠义人”。这些抗金团体与边民多居住在宋
金边境，常为宋朝政令所不及，其行为也常超出宋

朝的法令之外，南宋虽嘉其忠义，但南宋朝廷对待

忠义人，仍怀着戒慎恐惧的猜忌态度。
学界以往对宋朝军事制度的研究，偏重于宋

朝正式军队( 如北宋之禁军、厢军，南宋之御前诸
军) 及其辅助军队( 如乡兵、番兵) 的讨论、军事制
度演变之研究，①但是对于忠义人之类的非正式

的军事组织，相关研究则较为少见。与忠义人相
关的研究，有台湾地区学者黄宽重之《略论南宋
时代的归正人》，②文中所谓“归正人”，泛指自北
方金朝投奔到南宋的中原汉人。然而实际上，忠
义人与归正人的意义却不尽相同，因此，本文将说

明忠义人的定义，探讨忠义人在南宋对外战争中

的表现，以及检讨南宋政府对待忠义人的态度。

一、忠义人的定义

所谓“忠义人”，起源于南宋初年的抗金团
体，高宗建炎元年( 1127) 创设“忠义巡社”，希望
全民皆兵以抗金人。《宋会要辑稿》记载:

忠义巡社，建炎元年八月十日诏:

“诸路州军府巡社，以忠义巡社为名，仍
专隶安抚使司。”同日三省枢密院言:
“今参酌立定诸路州军府忠义巡社可行
之法:……乡村民户除三路保甲并京畿
诸路诸色役人并稚小老病外，虽客户但

有家属烟爨而愿入巡社者亦听，即不得

抑勒单丁贫弱之人，仍逐社置籍，县置都

簿，内有自置马者，于籍内开说，别加

优恤。”③

忠义巡社的组织，每十人为一甲，五甲为一队，四

队为一部，五部为一社，五社为一都社，两都社或

一万人以上以都总辖、副都总辖为正副首领。④其
后，中原地区的抗金团体多以“忠义”为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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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初，宇文枢密虚中应诏使北，虏

人留之，后以为枢密使。绍兴中，虚中阴
结中原忠义，欲俟虏酋郊天日举事，而使

朝廷应之。先以蜡书来上，秦会之 ( 秦
桧) 用事，遽缴其书遗虏人，高宗不之知

也。会虚中事亦自泄，虏族其家，株连死
者甚广。⑤

宇文虚中阴结的北方抗金团体，即以“忠义”称
之，但日后却为秦桧所出卖，导致宇文虚中与许多

忠义义士为金人所杀。又如《宋史 · 岳飞
传》记载:

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百余人，

慕( 岳) 飞义率众来归。……飞乃遣王
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
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
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

河东、北州县。⑥

可见中原抗金团体，多以“忠义社”为名。岳飞郾
城之战大破金兵之后，河北各地“忠义社”纷纷举
事响应，然而随着宋高宗下令岳飞班师，岳飞欲联

络河北“忠义社”以收复北方失土的希望遂告落
空。此处的河北“忠义社”，系指在金人控制区之
下的抗金团体。
此外，南宋边境地区自组义军抗金的南宋百

姓，也称为“忠义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
记》记载:

然边民之勇悍者，或无常产，又自名

为忠义人，多以贩解盐为生，啸聚边境，

势出义士之上。乾道七年夏，王能甫为
吏部侍郎，奏乞量加优恤，然后严行禁

止，事下宣抚司，然无益也。今忠义人关
外四州为尤盛。⑦

此处的忠义人是“边民之勇悍者”，“啸据边境”，
靠走私解盐为生的非法分子，但其后因抗金立功，

为南宋官方招抚，故称为“忠义人”，但实际上仍
非正式的官军。《宋史》记载，绍兴三十一年
( 1161) ，“八月辛丑朔，忠义人魏胜复海州”。⑧魏
胜可谓南宋初期忠义人最典型的例子。魏胜早年
的经历如下:

魏胜字彦威，淮阳军宿迁县人。多
智勇，善骑射，应募为弓箭手，徙居山阳。
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将南侵，聚刍粮，造

器械，籍诸路民为兵。胜跃曰:“此其时
也。”聚义士三百，北渡淮，取涟水军，宣

布朝廷德意，不杀一人，涟水民翕然以

听。遂取海州。⑨

可见魏胜在收复海州之前，仅充当乡兵之“弓箭
手”，并未在南宋政府担任任何官职。他自行招
募义士，渡淮河入金朝境内，攻取涟水军、海州等
地。对于南宋而言，这些不受官府约束的边民，在
金朝境内攻城略地，自封官爵，与盗匪无异，但因

忠于南宋，南宋也乐于利用之以对抗金朝。
赵升《朝野类要》亦记载:
归正，谓元系本朝州军人，因陷蕃，

后来归本朝。……忠义人，谓元系诸军
人，见在本朝界内，或在蕃地，心怀忠义，

一时立功者。⑩

指出所谓“忠义人”，包括了“见在本朝界内”与
“在蕃地”者，亦即包括居住在南宋境内的边民，
以及在金国境内自组义军而建功者。由上可见，
忠义人与归正人不同，归正人只是由金国投奔到

南宋者，本人可能并没有具体的抗金活动。忠义
人则是金国境内的抗金团体，或南宋边境地区的

百姓，是自组军队与金人对抗者。南宋也将忠义
人与归正人做了明确的区分，《宋史·张枃
传》记载:

宁宗嗣位，归正人陈应祥、忠义人党
琪等谋袭均州，副都统冯湛间道疾驰以

闻。枃不为动，徐部分掩捕，狱成，斩其
为首者二人，尽释党与，反侧以安。瑏瑡

文中将“归正人陈应祥”与“忠义人党琪”分别对
待，可见归正人、忠义人定义不同。
此外，忠义人既然不是正式的宋朝军队，那么

可否算是义军? 实际上，义军包含的种类甚多，忠

义人只是其中之一。其他的义军，例如:
利路义士者，绍兴初，王敏节庶为兴

元帅，以富平之役后，兵卒单寡，乃籍兴

元诸县良家子弟，号曰“义士”，以县令
为军正，而尉副之，守臣提举，每丁免家

业三百缗。合梁、洋、大安郡，至万三千
余人，军势大振。瑏瑢

这类义士是由官府征召百姓而成，虽然属于义军，

但不能算是忠义人。

二、忠义人的作战表现

忠义人是在金朝举事抗金者，或为南宋边境

地区的百姓，尤其后者每当宋金之间发生战争时，

631

第 6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



其家园首当其冲，故忠义人为保卫家园，甚至较官

军更具战斗力。在南宋各朝多次战役中，都可以
看到忠义人协助官军作战的英勇表现。

1. 海陵帝南侵之役
绍兴三十一年( 1161) ，金海陵帝南侵。忠义

人魏胜在对抗海陵帝的战役中，死守海州城，使金

人无法全力南侵:

金主亮举兵渡淮，虑胜睨其后，分军

数万来攻。会李宝帅舟师往胶西，破金
人舟舰，胜遣人邀之，同击金人于新桥，

大败之。……金兵至，营于城北砂巷，列
阵将攻关门，……胜登关门张乐饮酒，犒
军士，令固守勿出战。金兵攻之逾时，乃
少遣士出，凭险隘击之。……奏功授閤
门祗侯，差知海州兼山东路忠义军都统。
遣其子昌同峒峿山首领张荣，持旗榜往

结山东忠义。瑏瑣

海州之战后，魏胜大破金兵，南宋朝廷才正式授予

魏胜官位，忠义军此时正式得到宋朝官方承认，成

为名义上的宋朝军队了。然而，金人再次派军围
攻海州:

金兵自新桥、关子门、砂堰之败，杀
伤者众。一日黎明，乘昏雾，四面薄城急
攻。胜激厉士卒，竭力捍御，矢石交下。
城上镕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
伤，乃拔砦走。距海州为长垣，包州城于
中，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去。瑏瑤

魏胜率领忠义人，死守海州，与攻城之金兵多次交

战，金兵甚至修建“长垣”( 城墙) 把海州城包围，
一直到海陵帝完颜亮被杀，金人才退兵。
海陵帝虽死，但金人对于海州，势在必得。

《宋史》又记载:
金人遣山东路都统、总管以兵十万

攻海州。时宝帅海舟水陆并进，抵城北
砂巷，胜率众合宝军大破之，斩首不可

计，堰水为之不流，余悉奔溃。……时都
督张浚在建康，招胜，询以军务。转閤门
宣赞舍人，差充山东路忠义军都统制兼

镇江府驻扎御前前军统制，仍知海州。瑏瑥

魏胜率领忠义军第三度击退围攻海州的金兵，终

于得到了南宋朝廷的重视。绍兴三十二年
( 1162) 高宗禅位，由孝宗即位。孝宗力主北伐，
以张浚都督江淮东西两路军马。由于魏胜在海州
力抗金兵的多次围攻，战功卓著，在都督张浚的荐

举之下，魏胜被授以山东路忠义军都统制兼镇江

府驻扎御前前军统制，成为宋朝的高级将领，驻扎

海州继续抗金。
除了魏胜抗金的事迹之外，金海陵帝侵宋战

争之后，北方归正人耿京、辛弃疾归降南宋，忠义
人曾协助辛弃疾讨平叛逆:

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

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会张
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
与众谋曰: “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
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
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

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
俘行在，斩安国于市。瑏瑦

忠义人马全福曾与官军合力，协助辛弃疾攻入金

营，捉获叛徒张安国。可见忠义人经常扮演着协
助官军作战的角色。

2. 孝宗“隆兴北伐”
宋孝宗即位后，力主北伐。当时朝臣建议以

忠义人担任第一线防守:

孝宗受禅，朝臣有言西事者，谓官军

进讨，东不可过宝鸡，北不可过德顺，且

欲用忠义人守新复州郡，官军退守蜀口。
……盖用参知政事史浩议。瑏瑧

当时史浩主张让忠义人担任第一线新复州郡的防

守工作，即使金人来攻，也由忠义人首当其冲，而

官军得以“以空间换取时间”，保存实力。因此，
在史浩的眼中，忠义人是可以牺牲的消耗品。
隆兴北伐时期，南宋以贾和仲为山东河北路

招抚使，魏胜因出身边民草莽的特性，为贾和仲所

猜忌，贾和仲遂向都督张浚弹劾魏胜。张浚不察，
一度将魏胜调任“京东路马步军副总管”之虚
职。瑏瑨故隆兴北伐时期，魏胜并无突出表现。
隆兴北伐失败后，宋金和谈，金人要求宋人由

海州撤兵:

二年，以议和撤海州戍，命胜知楚

州，……时和议尚未决，金兵乘其懈，以
舟载器甲糗粮自清河出，欲侵边。胜觇
知之，身帅忠义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诈
称欲运粮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胜知
其谋，欲御之，都统制刘宝以方议和，不

许。金骑轶境，胜率诸军拒于淮阳，自卯
至申，胜负未决。金军增生兵来，胜与之
力战，又遣人告急于宝。宝在楚州，相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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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里，坚谓方讲和，决无战事，迄不发

一兵。胜矢尽，救不至，犹依土阜为阵，
谓士卒曰: “我当死此，得脱者归报天
子。”乃令步卒居前，骑为殿，至淮阴东
十八里，中矢，坠马死，年四十五。瑏瑨

南宋按金人要求撤离海州，金兵又袭击清河口、淮
阳，魏胜率军力战，并向都统制刘宝求救。但刘宝
不信任魏胜，认为宋金正在和谈，绝无战事，魏胜

因此陷于重围，力战而死。由魏胜之死，我们可以
看出南宋官员不信任忠义人的心态。宋太祖开国
后，以“杯酒释兵权”收回了禁军高级将领与地方
藩镇的兵权，对于武将采取了防范的态度，从此

“以文制武”便成为宋朝的国策。瑏瑩自北宋至南宋，
文官猜忌武将的事例，已不少见;对于出身边陲的

忠义人，怀疑更甚，正是这种心态，导致魏胜战死，

将才陨落。
隆兴北伐虽然失败，但孝宗仍积极招纳忠义

人，以图再举。乾道元年( 1165) “十一月辛亥，招
收两淮流散忠义人”。瑐瑠乾道四年( 1168) “十一月
壬戌，遣知无为军徐子寅措置楚州官田，招集归

正、忠义人以耕”。瑐瑡乾道五年 ( 1169) “九月壬申
命淮西安抚司参议官许子中措置淮西山水砦，招

集归正、忠义人耕垦官田”。瑐瑢淳熙六年( 1179) 五
月“癸未，给襄阳归正、忠义人田”。瑐瑣当时南宋授
以忠义人田地，使其长期在边境驻留，以备战守。

3. 宁宗“开禧北伐”
宁宗即位后，韩侂胄当政，再度准备北伐，不

时派出忠义人向金朝进攻。开禧元年 ( 1205) 五
月“甲申，镇江都统戚拱遣忠义人朱裕结弓手李
全焚涟水县”。瑐瑤然而此时南宋派遣使者李壁
赴金:

壁受命使金，行次扬州，忠义人朱裕

挟宋师袭涟水，金人愤甚，壁乞枭裕首境

上，诏从其请。瑐瑥

金人得知忠义人朱裕偷袭涟水县，向李壁表达愤

怒之意。李壁则托言这是忠义人的私下举动，非
朝廷授意，并奏请宁宗将朱裕斩首示众。宁宗也
同意了李壁的请求，让朱裕成了牺牲品。可见忠
义人的“非官军”身份，便于南宋朝廷推脱责任。
开禧二年( 1206) 北伐开始，忠义人协助官军

作战，屡立战功，例如四月“戊寅，光州忠义人孙
成复褒信县”。瑐瑦开禧三年( 1207) ，四川宣抚副使
吴曦降金，使得南宋士气大挫，当时四川官员杨巨

源诛杀吴曦，也与忠义人相联络:

吴曦叛，巨源阴有讨贼志，结义士三

百人，给其钱粮。有游奕军统领张林者，
力能挽两石弓，队将朱邦宁身长六尺，勇

力过人，皆为曦所忌，虽屡战有功亦不加

赏，林等憾之。时林在罝口，邦宁在合
江，巨源因与深相缔结，并集忠义人朱

福、陈安、傅桧之徒。瑐瑧

可见忠义人朱福、陈安、傅桧等人曾参与杨巨源讨
平吴曦之乱。吴曦死后，四川忠义人又积极反攻
失陷州县，开禧三年四月癸丑，四川忠义人“复大
散关”。瑐瑨

开禧北伐战争中，忠义人协助官军作战，诛杀

叛臣，收复州县，有相当出色的表现。但是忠义人
本为金国境内抗金的义军 ( 就金朝视之，则为盗

贼) ，或南宋边境的百姓( 有些人从事走私等非法

贸易) ，本来就多有剽悍难制之徒，因此许多南宋

官员对草莽出身的忠义人仍采取戒慎恐惧的态

度。例如朱熹的弟子戴溪: “开禧时，师溃于符
离，溪因奏沿边忠义人、湖南北盐商皆当区画，以
销后患。”瑐瑩对忠义人怀着猜忌防范之心。
南宋与金人达成嘉定和议之后，南宋即开始

裁减忠义人。嘉定二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司
言，放诸州新军及忠义人归农”。瑑瑠《建炎以来朝野
杂记》亦记载:

二年四月戊辰，自然言: “本司近放
散庐、濠州忠义二万五百八十六人，各令
归业，虽所费为钱三十二万七千余缗，米

六千余石，而每岁却省钱二百十三万余

缗，米一十一万三千余石，人人望阙谢

恩，欢呼而去。有田之人预于江南经营
牛种，其无田者多入城市开张店业。”
……六月辛卯，荆湖制置大使李伯和亦
言:“昨有创招军额，团结忠义，自休兵
之后，依旧支请，靡费廪给，已经分委官

属前往放散开落，共计二万六千二百一

十三人。”诏奖谕之。未几，沿淮贼盗剽
劫滋起，言者乃谓此皆前日放散之人，则

所谓“欢呼而去”者，殆乐去而为盗耳。
……是时所在拣汰民兵，既无所归，后多
散而为盗。伯和命每郡择其豪首一人，
授以兵官，使之弹压，由是其党帖然，江、
淮、川、蜀诸司所措置，皆莫之及也。瑑瑡

开禧战事结束后，南宋积极将忠义人遣散，在江淮

与荆湖地区，共遣散约 47000人( 庐、濠 205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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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湖 26213人) 。忠义人本来就多为剽悍难制之
徒，一旦遣散，则沦为盗贼，反成宋朝之患。

4. 嘉定以后的宋金战争
嘉定和议之后，宋金之间虽然结束了战争，并

大规模遣散忠义人，但嘉定三年( 1210) 蒙古成吉
思汗侵金，南宋又趁机向金人发动攻击。在四川
地区，嘉定八年( 1215) 五月“己卯，命利州路安抚
司招刺忠义人”，瑑瑢将忠义人招募成军。嘉定十一
年( 1218) 正月“壬辰，利州麻仲率忠义人焚秦州
永宁寨。……丁酉，诏四川忠义人立功，其赏视官
军”。然而，金军的攻势亦相当猛烈，二月“丙午，
皂郊陷，死者五万人”。在官军作战不利的情况
下，宋朝又用忠义人参战。三月“戊子，利州统制
王逸等率官军、忠义复皂郊，金副统军完颜赟、包
长寿遁去，沔州军士郭雄追斩赟首而还，长寿仅以

自免”。瑑瑣忠义人在作战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
角色。
然而此时战局却有变化，嘉定十一年三月

“辛卯，忠义人十万余出攻秦州，官军继进至赤谷
口，王逸传昌祖之命退师，且放散忠义人，军大

溃”。瑑瑤沔州都统制刘昌祖欲撤兵，并将忠义人遣
散，但没有了忠义人的参战，导致宋军在赤谷口大

溃败。
兵败之后，四川制置司继续重用忠义人，嘉定

十一年“五月乙亥，命四川制置司招集忠义人”。
嘉定十二年( 1219) 闰三月“壬戌，诏抚谕四川官
军、忠义人”。瑑瑥可见当时四川地区的忠义人，不但
与官军相提并论，战斗力甚至在官军之上，成为影

响战局胜败的决定性武力。
此外，在京西、湖北、江淮等路，也有忠义人参

战的记载: 嘉定十年 ( 1217 ) 六月“戊午，诏厉将
士，募京西忠义人进讨”。瑑瑦嘉定十二年春，“虏围
安丰军及滁、濠、光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
统制武师道、忠义军都统制陈孝忠救之，皆不能
进”。瑑瑧江淮战事虽然陷于胶着，但引文中可看出
江淮制置使李珏将忠义军与官军并列，可见忠义

人在整个宋金战线上都受到南宋朝廷与地方官员

的倚重。

三、由李全事件看南宋对待忠义人的态度

嘉定和议之后的忠义人，对南宋影响最大者，

即李全等人的“忠义军”。瑑瑨当时金朝因蒙古入侵，
境内盗贼蠭起，其主要势力有三: 一为刘二祖、霍

仪集团，二为杨安儿、杨四娘集团，三为李全集团。
其后杨安儿败死，李全与杨四娘结婚，两部合并，

又刘二祖、霍仪死后，该集团归附李全，于是北方
抗金的势力逐渐统一。此时南宋的江淮制置使李
珏、淮东安抚使崔与之、知楚州应纯之采纳边民季
先、沈铎的建议，命官军联合忠义人李全等人举兵
攻金，陆续攻克海州、莒州、密州、青州等地，李全
因此被任命为武翼大夫、京东副总管。瑑瑩

然而南宋朝廷仍未正式承认忠义军的地位:

丞相史弥远鉴开禧之事，不明招纳，

密敕珏及纯之慰接之，号“忠义军”，就
听节制。于是有旨依武定军生券例，放
钱粮万五千人，名“忠义粮”。瑒瑠

当时南宋朝廷对于忠义军“不明招纳”，视之为非
正式部队，仅仅对于李全等忠义军领袖个人授予

官位，加以笼络。
其后，李全与金人作战，屡立战功，嘉定十二

年( 1219) 三月，破金军于涡口，金军溺死数千人，
又与金军“战于化陂湖，大捷，杀金数将，得其金
牌，追至曹家庄而还”，并策反金朝元帅张林。嘉
定十三年( 1220) 李全与张林攻东平不克，忠义军
统制陈孝忠战死。瑒瑡

然而，嘉定十二年，当南宋欲与金人和谈时，

忠义军内部出现了抗命内讧的情形。忠义军在金
朝被视为盗贼，李全部下石珪、杨德广等人认为:
“朝廷欲和残金，置我军何地?”他们担心自己成
为政治交易的牺牲品，因此举兵杀沈铎，并攻占南

渡门，“焚掠几尽”。新任淮东提点刑狱的贾涉积
极安抚石珪、杨德广等人，问题才暂告落幕。贾涉
认为朝廷应该积极防范忠义军: “忠义之人源源
而来，不立定额，自为一军，处之北岸，则安能以有

限之财应无穷之须?”因此必须限制忠义军的人
数。贾涉建议:

忠义诸军在涟水、山阳者既众，涉虑
其思乱，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
为两屯，李全军为五砦，又用陕西义勇法

涅其手，合诸军汰者三万有奇，涅者不满

六万人，正军常屯七万余，使主胜客，朝

廷岁省费十三四。瑒瑢

贾涉一方面将石珪、陈孝忠、夏全、李全等忠义军
加以分割，以分散其实力，又将忠义军裁减三分之

一，这种防范的态度，自然引起忠义军的疑惧

与不安。
嘉定十二年九月，贾涉又利用忠义军领袖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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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之死欲分割忠义军，以削弱其势力:

涉乘先死，欲收其军，辍统制陈选往

涟水以总之。先党裴渊、宋德珍、孙武正
及王义深、张山、张友拒而不受，潜迎石
珪于盱眙，奉为统帅。……全结府吏伺
知之，乃见涉，请讨珪，涉未有处。议者
请以全军布南度门，移淮阴战舰陈于淮

岸，以示珪有备，然后命一将招珪军，来

者增钱粮，不至罢支，众心一散，珪党自

离。涉用其策，珪技果穷。珪素通好于
大元，至是杀渊而挟武正、德珍与其谋主
孟导归大元。瑒瑣

季先死后，其部众迎石珪为领袖，贾涉用分化、利
诱等方式欲瓦解石珪部众，最后导致石珪投降蒙

古。此时李全则是站在贾涉一方，利用贾涉来驱
逐石珪，以巩固其势力。
嘉定十四年( 1221) 七月，贾涉升任淮东制置

使，瑒瑤其幕僚陈韡进一步向贾涉建议:

山东、河北遗民，宜使归耕其土，给
耕牛农具，分配以内郡之贷死者。然后
三分齐地，张林、李全各处其一，其一以
待有功者。河南首领以三两州来归者，
与节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义人尽还

北。然后括淮甸闲田，仿韩琦河北义勇
法，募民为兵，给田而薄征之，择土豪统

率; 盐丁又别廪为一军，此第二重藩

篱也。瑒瑥

陈韡认为应将忠义人送回河北、山东，即金国境
内，然后在淮河流域募民为兵，进行屯田，作为忠

义人与南宋核心区的中间缓冲地带，可见对忠义

人防范之深。
嘉定十六年( 1223) 五月贾涉去职，继贾涉而

为淮东制置使的许国对李全等人的猜忌更深，认

为李全“奸谋甚深，反状已着”。瑒瑦李全得知许国敌
视忠义军的态度后，决意杀害许国。
宋理宗宝庆元年( 1225) ，李全发动兵变杀害

许国:

时全图国之意已决，遣庆福还楚城，

使为乱。……乙卯，国晨起莅事，忽露刃
充庭，客骇走，国厉声曰: “不得无礼!”
矢已及颡，流血蔽面，国走。乱兵悉害其
家，大纵火，焚官寺，两司积蓄尽入贼。
亲兵数十人翼国登城楼，缒城走，伏道堂

中宿焉。……丙辰，许国缢于途。瑒瑧

李全的兵变，可说是被许国逼反。而许国死后，宰
相史弥远“惧激他变，欲姑事涵忍而后图之。谋
帅莫可，以徐晞稷尝倅楚州、守海州，得全欢心，晞
稷亦勇往，乃授淮东制置使，令屈意抚全”。对于
李全的兵变，丞相史弥远不敢依法制裁，反而让新

任淮东制置使徐晞稷对李全采怀柔政策。这种既
猜忌防范又不敢依法制裁的做法，使得李全既不

信任宋朝，又无视南宋法令而为所欲为，新任淮东

制置使徐晞稷甚至“以‘恩府’称全、‘恩堂’称杨
氏( 李全妻) ，而手足倒置矣”。由于徐晞稷对李
全言无不从，李全见楚州无事，遂北上青州，攻略

山东各地。瑒瑨

宝庆二年( 1226) 三月，蒙古军围攻青州，李
全“婴城自守。大元筑长围，夜布狗砦，粮援路
绝”。瑒瑩李全被围一年余，最后在宝庆三年( 1227)
四月投降蒙古。瑓瑠在李全被围之时，南宋不但不出
兵支持，反而欲趁机进一步削弱忠义军的势力:

朝廷初以力未能讨，故用晞稷调护，

及传全被围，稍欲图贼。晞稷畏懦，幸全
未归以苟岁月。朝廷方谋易帅。……九
月，以琸知楚州兼淮东制置使。瑓瑡

淮东制置使刘琸至楚州后，命原属刘二祖、霍仪集
团的夏全“盛陈兵楚城”，欲除去李全之兄李福与
李全之妻杨氏。瑓瑢然而宝庆三年( 1227) ，夏全反而
与李福、杨氏联合，共谋驱逐刘琸:

辛卯，夏全令贼党围州治，焚官民

舍，杀守藏吏，取货物。时琸精兵尚万
余，窘束不能发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缒

城，仅以身免。……报至，中外大恐，刘
琸自劾，未几死。瑓瑣

刘琸既死，楚州遂完全落入李福与杨氏的控制中。
宝庆三年三月，宋朝又以姚翀“知楚州兼制置”。
姚翀上任后，因拖欠忠义军的军粮，李福再与杨氏

合谋，借口“今建阃开幕如故，独不支忠义钱粮，
是欲立制阃以困忠义也”，欲杀害姚翀。姚翀“去
须鬓，缒城西夜走，徒步归明州，未几死”。瑓瑤

姚翀死后，朝廷以淮乱相仍，遣帅必毙，楚州

遂不复设制置使，改楚州名淮安军，视之如同羁糜

州。忠义军将领国安用、阎通、张林、邢德、王义深
等人认为“朝廷不降钱粮，为有反者未除耳”，将
得不到钱粮归咎于李全、李福兄弟，遂联手攻杀李
福，“相屠者数百人”。瑓瑥楚州陷入混乱局面。
当时在北方青州已经投降蒙古的李全得知其

兄被杀，在得到蒙古同意后，遂南下再占楚州。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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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在楚州“外恭顺于宋以就钱粮，往往贸货输大
元”，在蒙古与南宋之中两头得利。瑓瑦在南宋的猜
忌之下，此时李全对南宋已彻底失望，他可能会想

到:其一，在青州被围一年余，得不到南宋任何支

持;其二，其兄李福与其妻杨氏差一点为制置使刘

琸所害; 其三，李全之兄李福为其他忠义军所杀，

南宋对于杀其兄者没有任何惩罚;其四，早年李全

曾亲身经历忠义人朱裕尽忠报国却被南宋朝廷枭

首示众的经验，让李全完全失去了效忠之心。
绍定二年 ( 1229 ) ，李全“密遣军掠高邮、宝

应、天长之间”。绍定三年( 1230) 二月，李全遣军
士穆椿焚毁了临安的御前军器库。八月李全出兵
攻占盐城，南宋官吏遁走。另一方面，李全又“以
大元为词，邀增五千人钱粮，求誓书铁券。朝廷尤
遣饷不绝。全得米，即自转输淮海入盐城以赡其
众”。南宋军士叹道: “朝廷惟恐贼不饱，我曹何
力杀贼?”射阳湖人至有“养北贼戕淮民”之语。瑓瑧

鉴于李全已成为南宋的重大威胁，南宋终于

决定以赵善湘为江淮制置大使、赵范为淮东安抚
副使、赵葵为淮东提点刑狱，讨伐李全。至绍定四
年( 1231) ，李全举兵攻扬州，终于为赵范、赵葵所
破，李全被杀。瑓瑨

李全曾说道: “朝廷待我如小儿，啼则与
果。”瑓瑩这句话反映了南宋对忠义人的猜忌态度。
对于这些出身背景复杂的忠义人，朝廷一方面希

望其北伐立功，另一方面又恐其势力过大，反成尾

大不掉的包袱，因此在招抚奖励的同时，也阴怀戒

备，一旦战事稍歇，便急于遣散其众，分割其军，结

果适得其反，引起忠义人的反抗，造成淮东“遣帅
必毙”的混乱局面。

四、结论

综观南宋时期的忠义人，孝宗时期的魏胜因

官军坐视不救而战死; 宁宗时的朱裕因官员李壁

的弹劾而被杀;宁宗、理宗时期的李全“忠义军”，
也因制置使贾涉、许国、刘琸、姚翀等人的分化、压
制，导致忠义军与南宋官员反目成仇，许国、刘琸、
姚翀皆因忠义军的反叛而死。当李全北伐山东，
被蒙古军围于青州时，南宋朝廷想到的不是如何

出兵救援，而是如何趁机消灭李全势力，使得李全

对南宋朝廷已完全失去效忠之心。然而一旦李全
真有反叛之举时，南宋朝廷却又极力笼络安抚，故

李全“朝廷待我如小儿，啼则与果”一语，可谓是

南宋对待忠义人态度的最好诠释。
宋朝以“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为国策，对武

人大多采取了防范的态度。南宋的“忠义人”为
金朝境内中原百姓组成的抗金团体，以及南宋境

内自组义军抗金的边民，这些人跟官军相比，更不

受朝廷的控制与约束，因此忠义人虽然屡立战功，

但也成为南宋朝廷眼中的包袱与隐患，免不了受

到南宋朝廷与官员的猜忌与牵制。南宋对待忠义
人的政策，始则利用其人，作为抗金收复失土的先

锋，然而一旦南宋战败或宋金议和，忠义人即成为

朝廷的包袱。南宋朝廷对忠义人没有积极的奖励
与安抚政策，战争时期对忠义人不加信任也不重

用( 如魏胜) ，甚至成为宋金和谈的牺牲品 ( 如朱

裕) ;和平时期则仓促遣散，使忠义人无所归属，

沦为盗贼，而这种情形又加重了南宋官员士大夫

对忠义人的负面印象，使得朝廷对于忠义人更加

猜忌防范。李全之乱，即这种恶性循环下导致的
结果。这一结果，应可说是南宋边防政策的重大
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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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aling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with the Loyal Peopl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LEI Jiasheng，HUANG Meixuan
(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Studie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Taipei，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the Southern Song government named the anti-Jin groups and the people living
at the frontier who were also anti-Jin as“loyal people”． These anti-Jin groups and people mostly lived at the Song-Jin border，so
the Song decrees often failed to reach them，and their actions often went beyond the law． The purpose of these“loyal people”of
providing troops was more to guard their homeland and prevent the invasion than to be loyal to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The
Southern Song imperial government rewarded them as“loyal people”on the one hand，and treated the“loyal people”with dis-
creet suspicion on the other hand．

Key words: loyal people，reformed people，Song-Jin wars，Wei Sheng，Li 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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